
 

 

禪宗法脈６_一花開五葉 

恒懿法師 2016 年 6 月 17 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華嚴法會期間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繼續我們的禪宗法脈。昨天講到馬祖道一禪師他捏了百丈懷海禪師

的鼻子，百丈禪師就開悟了。 

其實在禪宗道場裡面有一句話說：「馬祖建道場，百丈立清規。」在唐朝武宗

會昌廢佛，對佛教破壞的時候，有一些禪修者就隱居在江西省；所以佛法在

江西就醞釀中，馬祖道一禪師也就創立了一個道場。他就是用「即心即佛」、

「平常心是道」的理論來闡揚他的禪風。 

在那時候，很多人都去跟隨馬祖道一禪師，甚至有些要進京趕考的的青年學

子就不去「考官」了，他們決定「考佛」。在道場裡面，要進入馬祖禪師那個

道場是非常嚴格的，甚至有考試的制度。所以那時候的人就講說：「選官還不

如選佛。」所以我們常常講「此是選佛場」，記得師父（宣化上人）以前講過

一個偈頌（十方同聚會，皆共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這是「選

佛場」，這個道場是選出佛來的。所以這就是「選佛場」的一個來源。 

出家人越來越多了，道場越來越大了，就需要有一些管理的制度。所以百丈

禪師他就立了清規，一套管理的制度，這就是第一部佛教管理的法典《百丈

清規》。這也是我們現在的出家眾也都是儘量依循這個清規來做。 



 

 

你看百丈懷海禪師下邊有兩個，一個就是臨濟宗，一個就是溈仰宗。這個就

由下一位專門講宗派的人講。 

在石頭希遷禪師下邊還有兩個弟子也分了宗派，藥山惟儼禪師下面就是曹洞

宗，另外一個天皇道悟禪師就分了兩個，一個法眼宗，一個雲門宗。所以這

個就是所謂一花開五葉的五個宗派。 

我們先看看石頭希遷禪師下面的兩個嫡傳弟子。因為下邊是曹洞宗、法眼宗

跟雲門宗，下邊還有幾個法師，但我想我時間不夠，由下邊的法師來講。所

以我就講天皇道悟禪師跟藥山惟儼禪師，有空的話再講下面這兩個。 

我先講天皇道悟禪師。他很小就想出家，但是他父母不答應，所以他就故意

把自己吃得很消瘦，他父母很心疼，就讓他出家了。出家以後到了二十五

歲，就到杭州受具足戒。他受了具足戒以後，持戒非常清淨，在道心方面也

很猛力，常常到塚間，就是墳墓旁去打坐修禪。後來他在國一禪師那裡學習

禪法五年，他在修行上知道點什麼消息，所以他就隱居山裡，整天就在山裡

面跟那些動物為伍。過了三四年以後被人家看到了，所以他就出山，他就參

馬祖道一禪師。馬祖道一禪師也是印可他的了解、他的體悟。他在馬祖道一

禪師那裡兩年，以後就到了石頭希遷禪師那邊。 

他剛開始禮石頭希遷禪師的時候，就問：「如果我離開定慧的話，我用什麼法

來教導人？」結果石頭和尚就說：「我這裡無奴婢，離個什麼？」意思說，我

這裡隨時都是主的，哪裡有什麼這些「定」「慧」閒事。一切都是主的，所以



 

 

有什麼東西要離？所謂定慧都不是主要的，都是其次的，證得自性是主要

的。又中間一些對話之後呢，石頭希遷禪師就告訴道悟禪師說：「你還有身

見。」道悟禪師就說：「如果我真的有身見，那我怎麼跟後人開示。」石頭和

尚馬上就問他說：「誰是後人？」他這麼一聽，就大徹大悟。從此以後，他以

前在國一禪師、馬祖道一禪師所獲得的心得都沒有了，都掃蕩無餘。這是過

去他得的只是一些心得，不是大徹大悟，那些都是讓他還有執著；所以當他

大徹大悟以後，這些執著都沒有了。 

有一次他也問石頭和尚說：「曹溪的弟子是誰得道的？」石頭和尚說：「會佛

法的人得道。」他就說：「師父，你有沒有得道？」他就問石頭和尚。石頭和

尚說：「我沒有。」他說：「那你為什麼沒有啊？」石頭和尚說：「我不會佛法

啊！」所以這就是要我們思維的，為什麼石頭和尚他說他不會佛法！有沒有

想到，為什麼他不會？可以這麼說，我們所學的經、論啊那些道理，是佛

學，不是佛法。 

有些人，比方說誦經、拜佛、持咒、念佛、打坐，他以為是佛法，其實也不

是佛法，那都是一種表相，是儀式跟表相而已。真正的佛法不是這個！所以

我們在禪宗這邊祖師大德的談話之中，就了解到他們的程度、他們的心量是

怎樣的。那我們也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多多的思維，多多的體會，希望能夠達

到這樣的境界；希望也能夠得到一點消息。 

後來因為這位天皇道悟禪師他開悟以後，就到了荊州去弘揚佛法，那個地方

的男女僧俗都很歡迎他，他度化的人非常非常之多。《高僧傳》裡面有講說：

以前有個優波毱多尊者，他是西天四祖。他曾經是度了一個人他就丟一籌。

「籌」，就是用竹子做的計算用的工具。它長四吋，他丟滿了一個石室；那個

石室高六丈，縱廣也是六丈，那個籌全部丟得滿滿的，可見他度的人有多

少！道悟禪師度的人比他還多，可見他不但道德很高尚，他的法緣也是很興

盛。好比，有個叫做右僕射裴公，是一個很大的官，他是很清正的官員，他

聽說道悟禪師的道德，就帶著重禮去禮拜供養他，對他問佛法。道悟禪師對

他不卑不亢，任何人來了他都坐著跟他見禮，不管是高官或者是販夫走卒，

他對人都一樣的禮數。他就講說：「佛法之中，一切都是平等的，不管高低貴

賤，出家人怎麼可以跟世俗人一樣？」正因為他這樣，裴公對他更加尊重，

就皈依他。 

道悟禪師的禪法，最主要他的主張是「理可頓悟，事須漸修」。所以他也很注

重戒律，也很闡揚《華嚴經》玄妙的境界。他還主張「一念不起，即見佛

心」的頓悟思想。這就是道悟禪師。 

他有個弟子叫做（龍潭）崇信禪師。崇信禪師沒出家前，是很窮的人家孩

子，他家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他就在天皇道悟禪師的寺院（天皇寺）旁邊



 

 

擺個攤子賣餅的。道悟禪師可憐他，就把這個寺裡邊一間小房子給他住。崇

信禪師就為了感恩，每天都送十個餅給道悟禪師；但是，禪師每次就收下九

個餅，一個餅還給他。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了，就問禪師說：「餅是我送給

您，您怎麼每天都還我一個呢？」道悟禪師回答說：「你能送我十個，我為什

麼不能還你一個啊？」他說：「我既然能送您十個，那我還在乎您一個！您為

什麼還我？」道悟禪師就笑了說：「一個你嫌少嗎？十個我也沒嫌多！」他聽

了好像覺得有點什麼領悟，就要求出家。道悟禪師就說了：「因為一生十，十

生百，乃至能生千萬，諸法都是從一而生的。」他隨口應道說：「一生萬法，

萬法歸一！」道悟禪師看他蠻有根器的，蠻有悟性的，就讓他剃度出家。 

所以這一段的表現就是所謂的「一多不二，或你我、能所或心物都是不二

的。」他要闡述的道理是這樣子。 

崇信禪師在那裡住了一陣之後，都沒有聽到道悟禪師的開示。有一天他就問

道悟禪師說：「我從來這兒到現在，都沒有聽到你教導我些什麼。」道悟禪師

說：「有啊！從你來了，我隨時隨地都在教你啊！」他更加奇怪了：「有嗎？

什麼時候，在哪裡？」道悟禪師說：「你拿茶來，我就接了；你拿東西來，我

就吃了；你跟我行禮的時候，我就點頭了；這不就是指示你的心要嗎？」他

聽了好像有點消息，就開始低下頭在想。道悟禪師立刻就講說：「見則直下便

見，擬思便差。」就說你見，當下就看到了（知道了）；你還在想，就差矣。

他真的悟了。 

他就問了，因為我們了解一個道理以後，你要保任。保任，就是你要保持

著。就好像龍養珠一樣，你有個珠一定要養著，讓它不要流失掉，或者一直

讓他保持著光亮。他就問道悟禪師：「我要怎麼保任？」他就說：「任性逍

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他意思就說，佛法本來就是很平常

的，不要做特別想法。也不需要說我一定要安禪習定，一定要打坐習定，也

不需要做什麼特別的用功，就要很平常心。「但盡凡心，無別聖解」，就沒有

一點凡心存在，凡心就是我們那種俗人、俗世的心，不要放在心裡面，那便

是最好的保任。這是告訴我們的心隨時都要保持清淨的，不要刻意做什麼；

當我們刻意做什麼事情，都是不清淨的。所以這就是他的心地法門。所以崇

信禪師學了這個法門以後，就把這個禪法弘傳下去。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道悟禪師他在教導弟子裡面，他有馬祖大師的大

事大用的做法，也有石頭禪師那種很細膩的教誨。所以這就是石頭希遷禪師

下來的道悟禪師他的教誨。 

再就是另外一個藥山惟儼禪師，他也是石頭希遷禪師的法嗣，他出家以後，

也嚴持戒律，對經論也是很有研究。但是他同時感覺到說我沉醉於義理的研

究，也不能解決生死大事。他又說：「大丈夫當離法自淨。」因為在戒律上很



 

 

多細節，衣服怎麼穿、走路怎麼走，很多細節禮儀他都要細心。他覺得應該

離法自淨；就說我應該不要有這些，我自己本來就應該很清淨的。然後他就

去石頭希遷禪師那邊參。 

他參石頭希遷禪師的時候，就問：「三乘十二分教，我有點知道，但是常常聽

到說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實在不明白，請和尚開示。」石頭和尚

就說：「這麼樣也不可以，不這麼樣也不可以，這麼樣不這麼樣也不行，那你

要怎麼做？」惟儼禪師就不知道怎麼辦。石頭和尚說：「你的因緣不在這兒，

上馬祖大師那裡去。」他就去了馬祖大師那裡。他就把同樣的問題來問馬祖

大師。這時候馬祖大師就說：「我有時揚眉瞬目，有時不揚眉瞬目；有時揚眉

瞬目是，有時揚眉瞬目又不是的，那你怎麼說？」他一聽就悟了，就歡喜禮

拜。馬祖大師：「你到底知道什麼？」他說：「我在石頭處，就好像蚊子在鐵

牛上邊。」鐵牛皮不是鐵嗎？蚊子怎麼盯，也盯不到，就是他得不到石頭希

遷禪師的精髓。馬祖大師就說：「既然這樣，你自己好好護持。」所以他就在

馬祖大師那裡三年，然後他又重回到石頭希遷禪師那兒。 

有一次他在石上打坐，石頭和尚就問他：「你在做什麼呢？」他說：「一物不

為。」石頭和尚就說：「你是這麼閒坐的？」惟儼禪師說：「如果是閒坐，還

是有為啊。」石頭和尚說：「那你說不為，不為個什麼東西？」他說：「千聖

亦不識。」就是一千個聖人他們都不知道的。石頭和尚一廳，知道他已經開

悟了。石頭和尚就說：「我這裡針刺不進去的。」惟儼禪師說：「我這裡是石

頭上栽花的。」所以石頭和尚就印可了惟儼禪師，就印證了他。通常這些禪

師被印證以後，他就會去外邊法化一方。 

我們講一個公案。有一次惟儼禪師在看經典，他的弟子就說：「和尚，您不是

不准我們看經典，怎麼您自己在看呀？」惟儼禪師說：「這個經典是來遮眼睛

的。」這個弟子就說：「我學和尚來遮眼睛好不好？」惟儼禪師說：「如果是

你拿經典的話，連牛皮你都遮不到，就是牛皮會看透，就是牛皮拿來遮你，

你還看得透。」表示你沒有辦法用心遮眼睛。為什麼？我們會執著在經義

上，看了以後，就在經典上經義上在那裡琢磨，在那裡思維，反而忘記了真

正的修行、真正的不執著。所以說，就是再厚的東西，我們還是看得透，沒

把它遮住。 

還有一個就是唐代有一個大文豪，叫李翱，翱翔的翱。他也是來拜見的，因

為他聽說藥山惟儼禪師很有名，就拜見他。惟儼禪師正在念經，他就沒有看

他，沒有理他。他的侍者就報告說：「和尚，太守來看你了。」這個李翱就說

了：「見面不如聞名。」他說我聽你的名字才來看你，你還不回頭來看，所以

見面不如聞名。這時候惟儼禪師就說：「太守因何貴耳賤目？」就說你為什麼

會聽你的耳朵，放棄你的眼睛。李翱就跟他道歉，並且就問他：「什麼是道



 

 

呢？」惟儼禪師指指天空，又指指旁邊的瓶子說：「雲在天，水在瓶。」李翱

就說「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

瓶。」明白嗎？ 

惟儼禪師在臨寂之前，就叫了：「法堂倒了！法堂倒了！」他的徒眾就很緊

張，趕快拿來柱子撐那個法堂。結果惟儼禪師就說：「你們都不懂我的意

思。」就入圓寂了。 

這裡讓我們想到我們的師父（宣化上人），師父也曾經講過：「我的弟子沒有

人了解我。」我想師父一定很孤單的，因為沒有人了解他。但是在他們來

講，也沒有什麼孤單不孤單的。我們覺得他很孤單的，可是在他來講一直都

是這麼孤寂。以前師父跟我講過，他說：「沒有人可以了解我，我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計劃，這計劃我跟人家講出來，都會把人家嚇死。」所以以前的古來

大德真的都是：「千山我獨行。」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到這裡。接下來就是各位法師再講各個宗派。 

阿彌陀佛 


